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骨、染黄头发，从上世纪 80 年代一直到 21 世纪，已经成了铺天盖地的潮流，
谁还要戴假发呀？要是密勒地下有灵，再到中国来一趟，看看满大街不分男女
老少的黄头发棕头发，不知道他还能发出什么高论来！  
  回首过去的一百年，大部分时间里，话剧是中国人通向外部世界和精英世
界的一个窗口；现在，通向外面的大门已经洞开，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也已
不难跨越。舞台低了，观众高了。如果说话剧还有时尚的意义，这时尚常常不
是体现在舞台上，而是落到了“看话剧”这一观众的行动中去了。这是不是话
剧的悲哀呢？不，观众地位的提高是件大好事，要是哪天“看话剧”变得不再
时尚，要是哪天农民工也能时不时来看看话剧，那我们的话剧就和社会一道繁
荣了。当然，话剧大繁荣以后，肯定还是有些戏会在那儿引领时尚的，例如曹
禺的《北京人》，例如过士行的《棋人》，例如雅丝米娜·雷扎的《艺术》，
那都不是表面的时尚，而是思想的时尚，境界的时尚。这样的时尚一定会永远
伴随着话剧，不管再过多少个一百年。 
 
